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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作为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小说创作的重要女性作

家，历来都是研究的重点。她独到的女性视角和细腻情感使得

她的作品拥有一种独到的魅力。张爱玲的文本中存有大量典雅

氛围和运用意象叙事传情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举措。本文意在

通过对张爱玲两部代表作《金锁记》《倾城之恋》中“夜”的

意象的分析，理解作品传递的美学色彩和作者精神意蕴、文章

风格。

一、意象与创作者

意象是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的结合，对于意象的

选择熔铸了作家情思和创作趣味。将某种具体形象赋予特殊含

义和文学意味，会达成与读者的共鸣和审美情趣的契合，从而

丰富作品层次。

中国人崇尚含蓄蕴藉，对于意象的使用自古以来就颇受偏

好。而张爱玲小说中大量使用的意象，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小

说艺术风格的继承。意象手法的运用最早出现在中国的诗歌当

中，诗对意象的推崇是因为“言不尽意”逻辑语言不能完美地

表达诗人心中之意，只好“立象以尽意”用意象诉诸感性来做

另一种表达。意象入诗的目的和所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喻示、象

征内心。同样，小说中，意象叙事也以让人物和物象高度融合，

增强故事的生动性和画面感，表达特定的心理状态使主题更加

形象、深刻。运用意象叙事是张爱玲的特长，她通常通过创造

意象来表达人物的心理状态和悲剧命运。而承托张爱玲本人对

于西方文学的接触，我们同样可以在其中一品外国小说艺术的

借鉴。这种融合本身，受制于创作者本人的文化素养和人生经

历，而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

种艺术形象也成为了打动读者最为核心的一环。

意象的选择和创作者有密切的关联显而易见，而如何选择

文本作为作家代表作进行分析，以此为切入点进行文本细读，

又需一番考量。张爱玲的小说研究在海内外都是热门，其文本

雅俗共赏，同时具备了严肃文学的研究价值和流行文学的大众

影响力，作为“民国世界临水照花人”，她的文本往往放置于

民国时期那个新旧冲突矛盾而剧烈的年代。《金锁记》和《倾

城之恋》属于是张爱玲文本风格的典型代表作，选取这两个文

本具有典型性。探究《金锁记》《倾城之恋》里的意象，有利

于对文本价值与情感传递有更深的了解。

许子东教授评价张爱玲的文本是“她所有的作品，一言以

蔽之‘男女战争’。这些爱情小说不是描写什么沙滩、月光、蜡烛、

温情、浪漫，而是充满计算、谋划、猜疑、策略、游戏等等。”

而这一主题同样贯彻到了《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中。

《金锁记》讲述了一个既极其可怜又极致可恶的女人，曹

七巧。她由于家庭出身，被迫嫁给一个残疾人当妻子，觊觎着

自己的小舅子，欲爱而不能爱，几乎像疯子一样在姜家过了 30

年。现实的无情和对金钱的渴望，激起了曹七巧对钱财的无限

占有欲，使她一步步陷入自己打造的黄金锁，也一步步走向心

灵的扭曲。在财欲与情欲的压迫下，她的性格终于被扭曲，行

为变得乖戾，亲手毁掉自己儿女的幸福。文本聚焦在女主人公

曹七巧的心灵变迁历程上从而反映了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具体的

生活环境怎样把一个原本有着温情性格的正常女人变成一个阴

鸷狠毒的“吃人者”。而如何让读者即充分体悟七巧的可憎和

可叹呢？其中的意象呈现功不可没。《金锁记》中有大量暗示

着曹七巧精神状态改变的意象暗示，展现她的精神状态的变化。

而《倾城之恋》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香港的故事。上海的

白家小姐白流苏，由于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在亲戚间备受

冷嘲热讽，看尽世态炎凉。偶然认识了多金潇洒的单身汉范柳

原，孤注一掷，远赴香港，以期获得花花公子的真爱与合法地位。

两个各怀鬼胎的人相遇在浅水湾饭店，原本白流苏占了下风，

不料在范柳原即将离开香港时，一场战争使得他们最终走到了

一起。自古“倾城”指的是美人倾城，但在这本小说当中确实

真的“倾城”才成就的爱。但是大团圆的结局，个中心酸谁又

能知晓呢？作为一部探讨爱情、婚姻和人性在战乱及其前后，

怎样生存和挣扎的作品，《倾城之恋》其实也在传递着他的那

份哀愁和悲凉。

两篇都有悲剧色彩，对于当时那个时代女性应该何去何从，

张爱玲用自己独到的视角给出了答案。老话题新方式。写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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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遭受压迫，这样的话题其实并不新颖，早有诸多作家投身

于此地，但是张爱玲另辟蹊径，写旧式女性，写的不单是一个

受害者，同时也是一个施害者是如何走向扭曲最后加害于人的。

写自由恋爱，写的不是玛丽苏情深义重，而是双方的尔虞我诈。

而其中故事氛围的烘托、故事走向的变化和最后的结局导

向都与故事中带有悲凉意味的意象密切相关。正是因为这一个

个意象使得我们可以理解曹七巧最后堕落的原因，明白白流苏

的每一个心境选择。

“艺术是情感的转换符号。”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是统一

的，审美客体是被审美主体所感受、体验、改造的具有审美属

性的客观对象，而张爱玲笔下的悲剧清冷意象正是融入了她个

人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包含着深层的审美意蕴。这些主要体现

在她作品中的人物身上。

而了解文本的悲剧色彩之前，我们也需要先理解创作者本

身的生平经历。张爱玲钟情于清冷悲伤意象的创作起点也可以

追溯到她的童年，在被父亲囚禁的那段日子里，她曾在《私语》

中所道：“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起我们家楼

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她也曾在《私语》中写

到父亲给她的一巴掌后离家出走，投奔理想化的母亲，却发现

离开了物质生活的保障，她的母亲也没那么友好理想“……看

得出我母亲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

些牺牲。我也怀疑着。”

艾略特曾经说：“意象来自他从童年开始的整个感性生活。”

对创作主体来说，童年经验是其走进文学世界的起点和动力。

也许童年带给了许多作家诸多伤感与不快，但作为一种生命个

体的缺失性体验却会在他们日后的创作中大放异彩。张爱玲，

这位风靡了半个世纪的传奇女作家，正是带着她那童年的梦魇

与企求倾诉的热望，以笔为旗，与那个荒谬而苍凉的世界展开

挑战。是什么样的成长环境让她可以创作出诸如《沉香屑·第

二炉香》中的蜜秋儿太太和《金锁记》曹七巧这样的母亲形象，

她对于封建旧式大家庭的理解又来自于哪里。这一切其实都可

以轻易地在她的过往中找到答案，出生于贵族家庭的她可以轻

易获得物质上的满足，却缺乏父母亲的关爱。在张爱玲小说中，

我们可以看到她对男人比较“宽容”（或者说是看透了弱点后

的宽容），她常常要写一个女主角所爱的男人还有别的女人，

与其他五四小说不同，巴金《家》、鲁迅的《伤逝》、钱钟书的《围

城》，这些爱情故事都是一对一的，而且比较书生气、理想化。

而张爱玲的爱情故事则充满了世俗的计算与考量，这与她的童

年经历皆有莫大的联系。而了解了创作者的创作喜好，有助于

我们对文本有更深的理解。

二、意象在文本中的具体表现

所谓意象就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

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了解了意象在文本中的美学作用、两

部作品的简单概要和创作者的简单生平，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

意象在文本中的作用——为什么这样写、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而具体是怎么写的，就需要进一步的文本细读分析。接下来本

文将通过讲述张爱玲作品中的“月亮”“夜晚”“墙”等意象事物，

品味其中的深刻意蕴。在清冷、阴森的意象里，交织着人物扭

曲变形的性格和梦魇般的命运，蕴含着深层次的审美意蕴。

审美主体除了从自然环境来分析人物的生存环境，还主要

侧重于分析人物的社会环境。而意象在反映人物内心活动的同

时，往往也是与人物生存的社会环境相呼应。在障碍的小说中

的夜晚，清冷、阴森，是男权中心社会的象征。

白流苏和曹七巧都受限于现实生活的压力，是来自男权社

会的残留，他们需要依附于男人生存、获取地位。白流苏的压

力主要来自于传统观念，她不得不为了所谓的名声而去想方设

法或许范柳原的真心。而曹七巧是物欲冲击下的泯灭了人性的

病态女性，她扮演的是双重角色，既是害人者又是被害者。迫

害她的是男权中心的社会，是女性处于男性掌握之下的社会现

实。她不相信男人的爱情又掌握不了经济大权，她做了一个心

灵扭曲的“守财奴”。而视觉印象既灰暗又朦胧，心理上感觉

冷漠而恐怖的缺月正如长安的生存环境，生于一个腐朽的家庭，

有了一个内心扭曲的母亲。而被扭曲性格的长安也就是曹七巧

异化的牺牲品。

张爱玲的夜色中，首先有月亮。不同于传统观念下美好的

月亮形象，张爱玲笔下的夜色是清冷、阴森的，月亮是模糊的、

残缺的。

《金锁记》故事一开头像是一个说书的段子“……月亮……

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

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一开头就讲通

过以实写虚的方式勾勒出了这么一个月夜。月亮像是泪珠，将

原本朦胧的月色以一种更具象的方式写了出来，但却也赋予了

一层悲瑟。张爱玲创造意象的方式是特别的，用许子东先生的

话来说就是，她是“以实写虚”的。区别于一般惯常的写法，

她的写法更加物化苍凉，是一种陌生化的写法。

在《金锁记》里，月光贯穿始终，具有重要的意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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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锁记》中描述的月亮是这样的：“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

低一点，大一点，像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天是森冷的蟹壳

青，天底下黑魃魈的只有些矮楼房。”这里的月亮是残缺的，

夜色是阴森、诡异的，这犹如曹七巧内心世界的黑暗与畸形。

当曹七巧套取儿子与媳妇的秘密时，“隔着玻璃窗望去，影影

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

谱……天是无底洞的深青色”。狰狞的月亮正是曹七巧压迫儿

女，变态心理的象征。当长安不得不辍学，用口琴来祭奠自己

的青春时，“窗格子里，月亮从云里出来了。墨灰韵天，几点

疏星，模糊的缺月，像石印的图画，下面白云蒸腾，树顶上透

出街灯淡淡的圆光”。模糊的缺月，几点疏星，暗淡的夜色正

是长安此时失落、痛苦内心的真实写照。在残月、诡异的夜色

下，人物的生存环境清冷而又阴森。张爱玲小说对于环境出神

入化的描写体现在方方面面“今晚的月亮比哪一天都好，高高

的一轮满月，万里无云，像是漆黑天上的一个白太阳。”好作品，

读就对了，有时解释也多余。

而在《倾城之恋》中，夜成了女主人公白流苏的心理活动

的反映。当白流苏与范柳原在香港浅水湾的月下，白流苏感到

范柳原没有真情，范柳原在深夜从隔壁房间打来电话进行挑逗。

这时，流苏“泪眼中的月亮大而模糊，银色的，有着绿的光棱”。

这月色飘渺、模糊而又忧郁的夜晚正是白流苏焦虑、失落的心

理表现。当白流苏再次来到香港，在那个他们有了第一次肉体

接触的夜晚，她眼中的月亮又是“仅仅是一钩白色，像玻璃窗

上的霜花”。这时的月亮是清冷的，跟白流苏内心的“寒”是

合拍的。因为她跟范柳原的爱情是苍白无力的，他们没有付出

真心，仅仅是一场游戏。而在最后，“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

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他们把彼此看得透

明透亮。仅仅是那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

一起和谐地过个十年八年。”夜色又怎会透亮透明？不过是张

爱玲将月光聚焦在了这对男女身上罢了。月光在这里没有直接

出现，却又幽幽体现。

张爱玲的夜色里，月亮始终存在。它像是剧场里的聚光灯，

打在主角的身上，烘托整个故事的氛围；像是一个旁观者，注

视着人间悲喜的上演；更像是一个讲述者，为这一出出剧目添

加注释。

夜晚中，除了月光，还有月光下残缺的墙。墙在《金锁记》

的出现，象征着曹七巧最后的抵抗和崩溃。在季泽走之后，她

意识到自己年少时的幻想彻底没了希望的时候，曹七巧“七巧

扶着头站着，倏地掉转身来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忙，跌

跌绊绊，不住地撞到那阴暗的绿粉墙上，佛青袄子上沾了大块

的淡色的灰。”张爱玲笔下的颜色总是那样的细致入微的，而

七巧的这一撞，似乎也撞碎了她的一些幻想，虽然她守住了钱

财，但是她也牺牲了最后的希望。七巧似乎也就在这不断地撞

墙过程渐渐地疯了。从此以后，在每一个午夜梦回，在姜公馆

受尽白眼与冷落的她，会有多少不甘，以至于最后选择的是也

变成恶魔，向这个向她施暴的世界施以报复。悲哀的是她的世

界太小了，小到只有她的亲人们。以至于最后承受她所有恶意

的只能是她的子女。而这一抹墙灰蹭在了她的身上，更留在了

她的心里。

而“墙”在《倾城之恋》中出现了三次，每一次都有不同

的作用。第一次是在流苏刚到浅水湾的第一晚，她和范柳原靠

在墙上，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不同于红嘴唇、水眼睛、

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类。墙让范柳原想起了地老天荒，整

个文明都炸掉以后还剩下的东西。墙第二次出现是在停战后，

二人向城中走去，在似有似无的对话中，两人不约而同地想起

了那堵墙，那让人会想到地老天荒的墙不知道还在不在了。最

后一次出现墙是在两人已经开始了劫后的平淡生活的时候，“流

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

砌的那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她仿佛做梦似的，又

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她终于遇见了柳原。”

墙每次出现似乎都跟地老天荒相关联，象征着异于人类文

明的蛮荒而原始的存在，它不会因战争而消失，也不会因物质、

利益而改变，它不同于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类，它是冷而粗糙

是死的颜色，因此它才是永恒的。在张爱玲的夜色下，这幕剧

有了月光的聚焦，也有了演出的舞台。

张爱玲运用意象的叙事手法别出心裁地在这些悲剧意象中

融入了人物主观感受及对生命的感悟。她的意象选择来源于她

对于文字的把控、来源于她对人生的反思，残酷浪漫的文字和

经典颓废的画面构成了张爱玲文本的独特张力，而悲凉的意象

充满了对人生和命运的感叹，表达了女性命运的悲观情绪，将

悲剧的美揭示给人看。

缺月依旧高挂夜空，那静谧深邃的夜空，那灰蒙蒙的墙壁

寄托这女性的哀愁与悲凉在清冷的意象中升华弥漫了整个世

界，打动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


